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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盘点这一年的收益
2007年1月29日 星期一 多云
弟弟的电脑维修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了，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基本上都是我帮
他贴钱。腊月初，我对弟弟说：“干脆还
是合在一起做算了。”弟弟有些犹豫。我
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在我生病刚出
院不久，弟弟作出了和我分家的决定，而
那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虽然理解他的决定，但他自己似
乎有些负疚感。分家后，我和他从来没
有说过这方面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
样。弟弟最终还是同意了合伙的建议，
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崩溃。他说：“不是
我想和你合伙，是你硬拉着我合伙的。”
我懂他的意思，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如
果他主动和我合伙，显得他势利。

我笑笑，说：“本来就是我想和你合伙
啊。别想这么多，想想我们俩和别人打架的
情形。”兄弟就是兄弟，但兄弟也是人，不能因
为我们是兄弟，就不允许对方有一点儿私心
杂念。我仍然分给弟弟一半的股份，让弟弟
负责联系上游商家，我负责销售。

联系上游商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我们做的东西实在是太杂了，只要
客户需要，什么都卖，这其实对弟弟是个
考验。一旦有客户找我要东西，他得以
最快的时间把东西找回来。没有任何库
存，纯粹买空卖空。好在弟弟和我一起
这么久，对其中的一些门道也非常清楚。

有弟弟在后面支撑，我就专心到外
面跑业务。我们跑业务真的是跑，用腿；
但又不是真的跑，是走，走路。一般我都
会坐公交车到一个大概的地方，然后下
车步行。遇到有可能产生业务的地方，
就停下来问一下。这其实与一个乞丐没

啥区别。乞丐是明目张胆地乞讨，而我
们只是披了一件做业务的外衣，本质上
没什么不同。
2007年2月6日 腊月十九 星期二 晴

转眼已到了年底，我开始盘点这一
年的收益。有一些应收款没有收回来，
还有两个客户直接消失了。扣除所有的
应付款后，我手上的现金有一万两千多
元。手里拿着钱，心里五味杂陈。

一年来，风里来雨里去，没有节假日
之分，没有上下班之分，时时小心谨慎，
处处赔着笑脸，无非就是为了这几张纸
而已。可就是几张纸，决定了一个人的
生活质量，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
份。然而，这点儿钱能用来做什么呢？
买不了房子，更养不了老。说句不吉利
的话，一场小病就有可能把这点儿钱耗
费干净。所以我的心里并不安稳。但不
管怎么说，相比以前，我们还是进步了。

我提议找个餐馆和弟弟一起好好吃
顿饭，算是团年。已经很久没有正经下馆
子了。以前，如果我们要在外面吃饭，通
常都是吃盒饭，或者在路边餐馆吃面条。

这次，我们点了四菜一汤。我们边
吃饭，边商量着我们的未来。我对弟弟
说：“现在，我们算是在悬崖边勒住了
马。从明年开始，我们要让马走到正确
的道路上来。”对于我们来讲，哪条路是
正确的路呢？

我仔细分析过，我们这个建材经营
部，实际上是一个搬运机构。我们赚的，
无非是建材市场和使用单位之间的搬运
费。我们的生存空间是很有限的。我认
为，我们必须找准一个行业。先进入这个
行业，然后再想办法站稳脚跟，慢慢发
展。最后要在这个行业内有自己的地位。

我给弟弟列举了许多知名的公司，
都是在某一行业内专注于某一产品，然
后慢慢发展壮大的。搞生产的有，搞经
销的也有。而我们现在，东一榔头西一
棒子，别人要啥就卖啥，一天到晚累得不
行，但最终只能维持个生计。事实上，我
们连生计都无法维持。维持生计最基本
的东西——房子，我们有吗？

弟弟也清楚这一点，但苦于无法准
确找到某个适合我们的行业。不管哪个
行业都需要足够的资本，而我们没有。
弟弟又列举了一些进入成本比较低的行
业，我又觉得不合适。一顿饭吃了两三
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

2007年2月17日 除夕 星期六 晴

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我回到了岳

母的家。回家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些挣

扎。我犹豫着是不是像去年一样，找个

借口逃离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

但最终，我选择了面对。一是我比

去年混得好一些了，心里有了一点点自

信；另外，我觉得很多东西，坦然面对比

逃避要好。

就像一个脸上长麻子的人，他可以选
择用布遮住他的脸，但阻挡不住别人的议
论：他之所以遮住脸，是因为他长有麻子。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议论，越
来越凶猛，最终大家便怕见此人。

我现在的境况，就像一个脸
上长有麻子的人，想努力地遮住
自己的脸。

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
然离职，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
起门户，剧变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市
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挑起公司发展重任，公

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
择，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从一段情感“跳槽”到另一
段情感。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诱惑还是疑惑？
夏青青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职场
励志

惊怵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17

张博文所在的公司
受了重创

睿智公司目前看起
来，简直是一片荒凉。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很
多原来的家具设备办公
家电等，都被廉价拍
卖。常常有人进来看家
具什么的。大部分的员
工都已经离职了。夏青
青为部门里几个工作不
到一年，但是表现很好
的同事多争取了一个月
补偿金作为特别补偿。

作为最后一个离职
的员工，夏青青眼看着人一个一个离去。吃了一次又一次的
送别饭，看着一群一群的工人来把家具搬走，终于，睿智公司
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夏青青这才出了一口气。

好久没有这样放松地在家里休息了。这几年来，除了
五一、十一、春节这样的国家大假，她几乎从来没有休过年
假。虽然偶尔她也会有点沮丧，觉得自己的生命永远都在
被工作所派遣，永远都是在追着工作跑，好像一只陀螺，不
停地被抽打着，被迫不停地转。可是大多数时候，她连沮丧
的时间都没有。这些年来，支持她努力工作的因素只有一
个——责任感。夏青青其实很明白，大多数时候，做什么工
作，去到什么地方，都是机缘巧合的，大部分人都不能够从
事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世界上没有那么理想的事情。但
是，对任何一份工作，你可以不热爱它，甚至厌倦它，但它是
你生存基础的时候，老板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你的上帝，所
以，既然你因得到了老板付给的薪水才能去买房子买车子
买你想要的东西，你就离不开它，你要依赖它才能维持你的
生活。那么，你就要把老板为之付给你薪水的事情做好。
这样就叫做公平。

既然终于有了时间休息，夏青青就很珍惜这段时光。
想看书就看书，想逛街就逛街，夏青青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些
天她很明显地滋润了起来。眼底的黑眼圈变淡了，眼里红
色的血丝不见了，皮肤恢复了光泽，头发也变得顺滑起来。
郑磊每次见夏青青，都觉得眼前一亮。心里暗自想，女人要
养，这是真的。他心底真希望夏青青不要再找工作了，就这
样每天看看书，上上网，逛逛街看看影碟写点东西。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来就来。仿佛一夜之间，美国就
倒下了。接着就好像是多米诺骨牌，众多大公司一个接着
一个纷纷倒下。中国的公司也受了很大影响，很多企业不
是裁员，就是彻底关门。还有不少韩国老板干脆趁着天黑
偷偷溜走，剩下一批无辜的员工天天在门口抗议讨薪水。
社会乱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人都无奈。

张博文所在的公司受了重创。先是公司的资金链出了
问题，好几个大客户都濒临倒闭，应收款收不上来，公司的
海外投资也几乎血本无归，于是现金流成了最大的问题。
可是公司还是要面临庞大的运营成本，这让公司已经不堪
负重。这些天，董事会连夜开会，终于作出财政紧缩的决
定。按照平均各部门人员削减 1/3的标准，整个公司公布
了200人的裁员计划。

消息宣布以后，公司上下开了锅，人人自危。张博文越来
越感觉到公司里紧张的气氛，不得不加倍小心，不要出了纰漏。
然而，百密总是还有一疏。有一天，在一个所有高层都要参加的
例会上，老板居然为了张博文手下两个经理报销的事情，大发雷
霆，直接把报销单扔到地上，还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当场就命令
张博文清算部门费用，同时部门的人员需要砍掉一半。

在张博文的职业生涯里，还是第一次被老板这样责
骂。不仅面子上过不去，自尊心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打
击。看着老板那张冷漠不近人情的脸，张博文盯着他的眼
睛，却发现老板眼睛里有一丝得意。这丝得意让张博文猛
然醒悟，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板预谋好的，做一场秀给他看。
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逼着他辞职吧? 张博文想到一句话，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熟悉张博文的人都看得出他这些天的郁郁寡欢。自己

的手下减少了一半，任务增加一倍，费用减少，加上经济不
好，客户工作更难做，所以部门业绩也越来越差。而他投资
的股票和外汇也全部被套牢，资产缩水了70%。刚投资的
一套房子，赶上了经济危机，每平方米已经跌了 2000元。
虽说表面上看不出来，可张博文内心有些恐慌。整个人的
气势也低落了下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坏了风
水，要不然怎么诸事不顺，甚至连喝口水都塞牙呢？

周末的夜晚，张博文加班到 11点钟，筋疲力尽回到
家。洗了澡，打开音响，倒了杯红酒。高脚杯在灯光的映衬
下显得分外寂寞。张博文闭上眼睛，脑子依旧纷乱。不知
怎的，过去的事情就一幕一幕在眼前晃起来。很多
画面里都有夏青青的脸，想着想着，张博文就想起夏
青青和她的诸多好处来。

我们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
和我同帐篷的两个人，一个年纪有

点大，是上世纪20年代末出生的，来自内
蒙古，似乎是个有点小名气的人，他们都
叫他老猫，真名好像是毛五月，我说这名
字好，和毛主席一个姓。另一个和我年纪
一般大，大个子膀大腰圆，一身的栗子肉，

蒙古族，名字叫
王四川，黑得跟
煤似的，人家都
叫他熊子，是黑
龙江人。

老猫的资格
最老，话也不多，
我和熊子东一句
西一句唠，他就
在边上抽烟，对
着我们笑，也不
发表意见，不知
道在琢磨什么。

熊子是典型
的北方人，热情

不夹生，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了。他告诉
我，他爷爷那一代已经和汉族通婚了，一
家人是走西口到了关内，做马贩子。后来
抗战爆发，他父亲参加了华北野战军的后
勤部队，给罗瑞卿养过马，解放后又回到
了黑龙江老家，在一个煤矿当矿长。

他因为这层关系才进了勘探队，不
过过程并不顺利。那时候国家基础工
业建设需要能源，煤矿是重中之重，他
老爹的后半辈子就滚在煤堆里了，偶尔
回家，也是张嘴闭嘴矿里的事情，连睡
觉说梦话都还是煤，他老妈没少为这事
和他爹吵架，所以他从小就对煤有强烈
的厌恶感。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老
爹想让他也进煤炭系统，他坚决拒绝
了。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汽车兵，后

来发现汽车兵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进不
了，最后在家里待业了半年，只能向他老
爹妥协。但是他那时提了个条件，希望
在煤矿里找一个最少接触煤的行当，于
是就进了矿上的勘探队，没想到干得还
不错，后来因为少数民族政策被保送上
了大学，最后到了这儿。

我听着好笑，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
是矿业的源头，但是我们接触到矿床的
机会确实不多，概率上说，确实我们遇到
煤矿的概率最低。

他说完接着就问我家的情况。我的
家庭成份不太好，这在当时不算光荣的事
情，就大致告诉他是普通的农民。其实我
的爷爷辈也确实算是农民，我祖上是山西
洪洞的，我爷爷的祖辈是贫农，但是我爷
爷据说做过一段时间土匪，有点家业，土
改的时候被人一举报，变成了反动富农。
我爷爷算是个死性子，就带着我奶奶我爹
我二叔跑了，到了南方后让我爹认了一个
和尚做二舅，随着那和尚才把我爹我二叔
的成份定成了贫农。所以说起我的成份
是贫农，但是我爷爷又是反动派，这事情
在当时算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聊完背景又聊风土人情，聊这儿发
生的事，我们一南一北，一蒙一汉，有太
多的东西可以说，好在我们都是吃过苦
的人，熬一个夜不算什么，第一个晚上很
快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营部就派了个人来接待我们，
说是带我们去了解情况。我对那人的印象
不深，好像名字叫荣爱国，年龄在三十到四
十岁之间的样子（搞勘探的，风吹雨淋，普遍
都显老，所以也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有点
神秘兮兮的。带我们四处看也是点到为
止，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很是无趣。

从他嘴里，我们只听到了一些基本
的情况，比如说七二三其实是三年前就开

始的项目，但是因为人员调配的原因直到
今年头上才开工云云，其他就是食堂在什
么地方，厕所怎么上之类的生活问题。

之后的一个月，事情却没有任何进
展，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营地里，也没有
人来理会我们，真是莫名其妙，老资格的
人后来忍受不下去，在我们的怂恿下几
次去找荣爱国，却被各种理由搪塞掉了。

此时我们已经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
特殊性，大家都人心惶惶，有些人甚至猜
测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事情，要被秘密
处决掉了？这种事情样板戏里很多，我
们听了传言只能心里直发涩。

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无意义的猜测。
内蒙古的秋天已经是寒风刺骨，南方过
来的人很难适应，很多人都流了鼻血，在
我记忆中，那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火炉炕
上，一边啃玉米窝头聊天，一边用破袜子
擦鼻血度过的。

一个月后，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一
个星期三的清晨，我们迷迷糊糊地重新
被塞上了卡车，和另外两车工程兵，继续
向山里开去。

此时我的心情已经从刚开始的兴奋
和疑惑，变成了惶恐，透过大解放军车的
篷布，看向临时架设的栈道外连绵不绝的
山峦和原始森林，再看看车里工程兵面无
表情的脸，气氛变得非常僵硬。所有人都
没有说话，大家都静静地靠在车里，随着
车子的颠簸，等待这一次旅途的终点。

山里的路都是工程兵临时开出来
的，一路上到处可见临时架设的桥和锯
断的树木，不过这种临时的山路，依然和
真正的路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大部分时
间都是沿着山坳走，很多地方，都只是开
出一道树木间可以通过的“空隙”而已，
一路上的颠簸和曲折，已经不能
用语言来形容。

重庆老康 著重庆老康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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